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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Ⅰ
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

➡➡当天下午，我找到管这次分房的副厂长，说：“把我的房子和

大王的房子对调一下，我拿小房子，大房子给他，人家等着结婚呢！”

●时间过得真快啊，到下个月我就整七十啦！这些年来，我经常在

回忆中重温走过的年、月、日，以及遇到的人和事，也可以说，我这是在总结
我的一生，回首过往，我坦坦荡荡，无问心无愧！

我们小区有个老年活动室，我时常去那里看看书报，跟人聊聊天，大家
都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经历。在这些老人中，我算是不多的企业退休职
工，你知道的，企业退休人员收入低，我有高级职称，又是从副厂长岗位上退
下的，每个月的退休金四千元多，比机关事业单位的明显要少，我对钞票和
物质享受不大看重的，够吃够用就很好啊，犯不着跟别人比，人啊，很多的不
满、牢骚都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你说是吧？

我的人生信条是：凭良心为人，靠本事吃饭。
这，是我父母言传身教烙在我心版上的“箴言”。
跟你说说我的父母吧！这很重要，他们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在与我共

同生活的三十多年中，给我的教诲和帮助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父母都是浙江宁波人，两家也都算是殷实人家，并且都比较开

明，懂得读书、教育对人一生的重要性。两家相距不远，爷爷和外公性格相
投，很谈得来，他们还有点生意上的往来吧。父母十多岁时，爷爷和外公给
他们订了亲，听我妈妈说，那会乡间家境比较好的人家，把订亲仪式看得很
重的，不只是吃吃喝喝哦！那叫“订亲文化”。呵呵！

我爸爸比我妈妈大二岁，高中毕业后，考入上海商学院，就是现在的上
海财经大学，我爷爷和我爸爸都很开明，在我妈妈读完高中后，并不急着完
婚，而是尊重我妈妈“我也想读大学”的意愿，这在四十年代的农村，是很了
不起的事哦！妈妈很争气，也以高分考进了上海商学院。爸爸大学毕业后，
很幸运地在财税局谋到了职位，妈妈毕业后先是在花旗银行供职，两年后去
了民政局。

我父母 1946年正式结婚，他们的家安在石门一路。1947年，我哥哥出
世，1948年生下了我。不久上海解放。

新政初始，百废待兴。政府对我父母这样的旧职人员蛮尊重的，新政权
的正常运转需要我父母这样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员，而我父母对于政府工作
人员的友好和友善，也感激在心。听我妈妈说，那会热情和干劲很大，为了
工作，家都不顾的，就是星期天，也会去单位义务加班的呢！我们四个兄弟
姐妹基本是由爷爷奶奶照看长大的（解放后，政府鼓励生育，光荣妈妈嘛，父
母又一气生了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谁料到，政治运动来了，我父亲是个没有城府、爱掏心里话的正派人，领
导让给提意见，他不但在开会时实话实说，还洋洋洒洒写了几万字的“意见
书”，这下好了，成了自投罗网的右派不算，还翻出了他在国民党政府供过职
的历史问题，如此，成了双料坏蛋，割工资，被下放到了远郊的工厂劳动改
造，虽说不幸，但相对开除公职、押去新疆、青海劳改的人来说，真算得上是

“有福之人”了！

●从我记事起，就感觉我家跟左邻右舍的家庭不同，顶梁柱的父亲

很少回家，爷爷奶奶是被监视的坏分子，说他们是漏网地主嘛，那个年头，坏
分子是受歧视、唾弃的贱民，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每天清晨，爷爷奶奶必须拿
着自备的清扫工具，打扫两条弄堂马路，因为我们家的“成分不好”，家里的
大人又是右派又是地主的，成了邻居们鄙视、歧视甚至是仇视的对象，弄堂
里的孩子受大人影响和教育，非但不和我们玩耍，有时候还欺负侮辱我们。
这一切给我们幼小的心灵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那个时候，我母亲时常跟我们说，既然别人不愿意和你们一块儿玩，记
住了，千万不要低三下四地往前凑，那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人要懂得自尊
自爱。你们几个可以在家里玩，下下棋，看看书，画画图，听听无线电，也很
好嘛。我母亲很有智慧，她自己工作忙，在管理和教育我们的问题上不可能
面面俱到，她会抓大方向啊，她就盯着大哥和我，让我们以身作则，给弟弟妹
妹做榜样。

很感谢我的母亲，在我们灰色的童年生活里，给了我们正确的教育，我
们兄弟姐妹非但没有自卑、抱怨的毛病，而且都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的好
习惯。我大哥学习成绩优异，加上品行好，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大哥还
是大队长呢！那会，小学的老师还是蛮公平公正的，从来不在家庭出身问题
上让我哥尴尬和为难。我们与大哥就读的是同一所小学，大哥的好名声让
我们脸上有光，总有老师和同学说，哦，你是蒋觉云的妹妹啊。眼里满是欣
赏。

到了中学坎坷就来了，尽管大哥的表现依旧那么优秀，但是始终不被团
组织接纳，大哥再怎么表现，再怎么努力，团组织都视而不见。那个年头，再
优秀的青年都走不出家庭出身不好的阴影。高中毕业，大哥报考了清华大
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绩高过了录取分数线，也是因为家庭问题未能如愿
就读自己喜欢的大学，喜欢的专业。万分沮丧、极度失望的大哥，最后去了
上海机械学院，那是大专哦！现在并归上海大学了。

●我是67届高中生，还没毕业，“文革”来了，我家再次遭遇冲击，这

个就不说了，心酸……我们是和 66届高中生一起毕业的，当年的分配去向
是“四个面向”，按我的条件，只能“面向农村”，我就报名去了黑龙江建设兵
团，在那片黑土地，我褪去了城市女孩的娇骄二气，那干劲，那对各种农活的
熟稔，恰似真正的农妇。

我在农场表现，以及我的个人品质，令部分领导和大部分知青对我很有
好感，我曾经被推荐上大学，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是泪流满面，上大学是我梦
寐以求的理想啊，几天后，被告知，搞错了！后来我才知道，又是家庭出身作
祟。不仅是推荐上大学，还有上调去工厂、参军，都受影响的。

很感谢我们的老连长，他是当地的转业军人，后来团部学校需要教师，
他力排众议，竭力推荐我，理由是我劳动表现好，干活从来不偷懒，进农场以
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事假，而且有文化，文章写得顺溜，那钢笔字、粉笔字
写的，谁比得上？很感谢这位正直正派的农垦干部，让我在当了五年农工
后，重捧书本，成了以工代干的教师。

虽然那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但我依旧按照教学大纲认真施教，我用浅
显易懂的话对这些东北农村孩子说，你们有了文化，就有了见识和本领。东
北的孩子一如他们的父母，单纯、直爽，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在我的教学生涯

中，别说打骂学生了，就是重话都不说一句的。
除了教学，我还带他们做游戏，去野游，我就想给他们

的童年生活增添快乐的色彩，他们把我当姐姐、阿姨，甚至
是妈妈的。他们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糖块送给我吃，
那份单纯的爱，温暖至极。几十年过去，我和部分学生还有
联系呢！

●1977年，是改变千千万万个有志青年命运的一年

——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这个时候，我已经虚岁三十
了，很感谢当年的好政策，没有对入学的年龄做严格的限
制，让如我这样的老高三有机会圆大学梦。我没有悬念地
被华东化工学院录取了！哦，那年，我家一下子出了三个大
学生，轰动了整条弄堂！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因为家
庭出身不好而遭到的冷遇和歧视，换来了周围羡慕佩服的
目光。

而我父母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得到了纠正，父亲重回市
区机关，在人才匮乏的八十年代，因着他的学识、个人素养
和工作经验，被委以重任，一直干到七十岁才正式退休。父
母晚年的生活过得很安详、安心，也很知足。父母经常对我
们说，我们老了，看到你们几个学有所成，人品又周正，我们
很满足。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轻工业局。一年后与我的大
学同学结婚，他比我小了两岁，江西人，当时我们没有自己
的房子，父母那老式石库门的家有两间房，一间前客堂，一
间为亭子间，那亭子间就成了我们的婚房。

工作几年后，局下属的某工厂因为管理不善，出现严重
亏损，局领导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我派去做那家工厂负责
生产销售的副厂长，期望在我领导下扭转工厂的颓势。

对于大多数坐机关的人来说，是很不愿意去基层工作
的，领导找我谈话，我没有犹豫地就答应了，我这个人很正
宗的，觉得自己是党员，当然应该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而且，我把这个调动看作是领导对我的信任，呵呵，简单的
人快乐多哦！你说是吧？

我上任后的第二天，就穿着工作服下车间实地考察，倾
听干部、工人对现状和未来的想法和看法，鼓励大家为工厂
的扭亏转盈献计献策，同时，让销售科的职工走出办公室，
去商店、学校做市场调研，开源还需节流嘛，随后，我又下了
一个狠招，严禁公款请客送礼。

那年，我亲自带队，拿着工厂的产品赴广州参加了春、
秋两季的广交会，旗开得胜，拿到了五百多万的订单。那
年，全厂职工都做得很辛苦，付出也有回报啊，当年工厂的
账面就消灭了赤字，第二年出现盈余，几年后，工厂成了出
口创汇大户。我们职工的奖金也水涨船高。群众看到了希
望，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对我们那一届的厂级干部很服
帖很买账的，可以说干群关系很和谐的。

局里对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很是满意，评我为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厂长，我觉得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全体职
工的努力。

●1993，工厂福利分房开始了，那天厂级干部就分房

问题开会，书记说，蒋厂长为厂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建议
将一套位于静安寺的石库门房作为奖励分配给我。坐在他

对面的我立刻表态：“我一家四口住三十六个平方，够
了，厂里的住房困难户很多，还是考虑他们吧！”（那个
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我们一家三口与母亲住一起。）
有干部说，那是你父母的房子，你还没有享受过福利分
房呢！再说，你生的是儿子，房子是必需品哦！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那套静安寺的房子分配给
我。

几天后，我下车间办公，遇到青工大王，大王因为
家中住房困难，37岁了还没结婚。是厂里有名的“王
老五”，我随口问：“这次分到房子了，可以给我吃喜糖
了吧？”大王苦着脸说：“房子是分到了，可是才11个平
方，我女朋友说，这么小的房子怎么做新房？”顿了顿，
又发了几句牢骚。

当天下午，我找到管这次分房的副厂长，说：“把我
的房子和大王的房子对调一下，我拿小房子，大房子给
他，人家等着结婚呢！”副厂长很是吃惊地望着我说：

“你说什么？你脑子有病啊？谁嫌房子多、房子大啊？”
我打断他的话，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听我的，房子
对换！”

副厂长遵命换房，当年大王欢天喜地做了新郎。
这事轰动了全厂，很多人都说我傻，戆大一只，脑

子坏掉了，虽然，那时的房子不像现在这么值钱，但对
老百姓来说，是稀缺品、甚至是奢侈品！不光外面人不
理解，说我傻，我的家人为此也弄得很不开心，我妹妹
说，你是无房户，又是厂长，又为厂里做了那么大的贡
献，拿一套大房子是应该的啊，有你这样处事的吗？最
气愤的是我丈夫，说，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回家商量商量
就自作主张了，你为厂里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做贡献，
扪心自问，你为家里做了什么？你也太公而忘私了
吧？为这事我们吵过好几次，倒是我母亲很坦然，说，
房子够住就可以了，她是领导，应该为工人着想，不能
自顾自多拿好处，她这样做我觉得蛮好的。

让房一事成了工厂长盛不衰的笑料、谈资。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是奔七的老人

啦！去年，我孙子到了读书的年龄，你知道的，在这个
无比重视孩子教育的年代，重点小学俨然成了家长们
趋之若鹜、梦寐以求的“圣殿”。孙子的户口一直随儿
子落在当年我以大换小的房子里，万分幸运的是，此地
划为市重点小学蓬莱路小学的招生范围，我孙子可以
不花重金、名正言顺地入读该校！而且，按现在的规
定，小学毕业还能进入格致中学！

我儿子高兴地说：“人家托人找关系，掼十几万、几
十万也未必办得成的事，我们免啦！这是妈妈你当年
做的‘戆事体’得到的好报！”我丈夫也连连说：“想不
到、想不到……”

我们老同事相聚，我很开心地与大家分享孙子入
读市重点小学的事，大家都说：“老天有眼，侬好人有好
报啊！”

呵呵，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凭良心为人，靠本事吃
饭，我相信老天不会亏待好人。

凭良心做人，靠本事吃饭


